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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英雄”（小说）

□顾子墨

爱情（组诗）

□晓川

无边新雨（散文）

□李灿

墨黑的乌云在河岸上挪动着，台风
呜咽地在天边低吼，没有关好的窗户一
开一合地噼啪作响，偶尔夹杂着乒乓的
玻璃晃动声。天地已经模糊得分不出
界线，好像即将被黑暗吞噬，不禁令人
产生一丝恐惧之感。

粗大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透过
泛黄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天地间挂着无
比宽大的瀑布，粼粼的一片。雨打在对
面房顶的瓦片上，溅起一片水花，像水
在屋顶上沸腾。地上的水越来越多，汇
合成一片湖塘。范中立站在窗前，手上
转着钢笔，打着定盘星。

“老范！”李成站在范中立的办公室
门前喊道。

“嗯，”范中立回过头，“李书记。”
冷湿的风从窗户外面猛灌进来，略

带腥味的气息弥散到屋子里来。范中
立一下把窗户关起来。

“这回的暴雨估计有得下了。”李成
走进来，把一摞材料放在范中立的办公
桌上。

范中立把手里的钢笔压到材料上。
“你就这么喜欢这支钢笔？”
“当然，这是我女儿在上海用第一

个月工资给我买的，100英雄，用不
坏的。”

“打住打住，我不想听你吹牛。这
样，省里要来几个人，你不是马上要那
个了吗，你和王秘书他们陪一下。”

“哎呀，我还有……”
“打住，你不要一有应酬就这个那

个的。我跟你讲，你马上就要升了，这个
时候，要稳，不要整天捣鼓那些杂七杂
八的事情。你说北三县的农民种个地
你还要亲自跑到田里去调研，你图什么
呢。正好，那个圩港大桥，刚通车，6000
米，还是公铁两用，这是你的成绩，正好
在领导前面表现表现，混个脸熟。”

“好好好，你别跟我搞这套，我去还
不行嘛，晚上我跟晓寒说一声。”

“早这样不就好了。”李成转身要
走，“还有，你都是行署专员了，马上就
是书记，别什么事都跟老婆汇报，走了
啊，好好安排一下……”

范中立摆摆手，一副没眼看的样
子。

晚上，范中立倒是没喝多少，二两
下肚，头就有些晕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范中立就被电
话铃声吵醒了。他端起桌上不知道什么
时候泡的茶喝了一大口，又把几根茶叶
吐回去。范中立不情愿地拎起电话。

“喂，什么事？”
“范专员，出大事了，圩港大桥塌

了！死了好多人！你快来吧，书记正找
你呢！”

“什么！”范中立一下子吓醒了。“什
么东西塌了？”

“圩港大桥！喂！听得见吗！雨太
大了！您赶紧来吧！”

“嘀、嘀、嘀……”对面已经挂了电
话，范中立慢慢把手放下，将电话扣
上，忍不住说了句脏话。怎么会呢？
才通车还没一周呢，他不是才去剪彩
的吗……

来不及多想，范中立披上雨衣，拎
着皮包出了门，朝地委大院赶。雨完全
没有要停的意思，河水已经漫过河岸，
塑料袋、花盆、木板之类杂七杂八的东
西在水面上漂着。一只湿漉漉的黑猫
在树上抖着毛。一排自行车倒在地上，
几乎已经泡在了水里。

地委和市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
中立刻行动起来。范中立穿过奔跑的
人群，蹚水赶到了邮电大楼。他推开邮
电大楼的玻璃门，大喊着命令报务员向
省委省政府和军区发出紧急求援电
报。没几个小时，两架直升机就轰鸣着
从西面飞过来。

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区的司令员政
委组成了“七一五圩港大桥特大事故专
案组”，召开紧急会议。紧闭的会议室
里传来一声接一声的质问。

忙了一周，开了一个又一个会，经过
专案组的调查，基本确定了大桥本身存
在偷工减料的问题。中央高度重视这场
重大事故，派专人常驻指导工作。

正午，持续两周的暴雨终于停了，
这让许久不见的阳光显得格外刺眼。
人们稀稀拉拉地从屋里走出来，打扫着
屋里屋外。范中立推着“二八大杠”去
人民路上的修车摊修轮胎。一个女人
佝偻着背，穿着暗红色的反穿衣，戴着
被自行车润滑油弄得黑漆漆的袖套，正
操弄着手里的零件。

“诶，老板娘，老板呢，今天怎么你
一个人出摊啊？”

“我男人？哼，我男人被圩港大桥
带下去咯，带下去咯……狗日的范中
立……”女人双目无神地不知道看向哪
里想心思，嘴里哝哝地重复着。

范中立一阵尴尬，挠挠头，“不好意
思啊，节哀顺变，节哀……你帮我看一
下轮胎……”范中立看着女人，犹豫了
一下，说道：“大姐，这范专员怎么了，你

这么骂他？”
“范专员？哦，他是清官，可他老婆

贪啊，吃里爬外的东西，收了承包商钱，
偷工减料……”“哦，是吗，是吗……”

范中立在路牙上蹲下，从白金色的
烟盒里抽出一支“大前门”，向一旁卖墨
镜的小贩借了个火，吞了一口烟，盯着
轮胎发愣。

“修好了。”范中立从票夹里拿出一
张十元的纸币递给老板娘。

“你这我怎么找得开，算了算了，你
下次再给吧。”

“不不不，你收下，你收下，不用找
了……”范中立把钱塞到女人手里，转
身骑车走了。

“喂！”女人在后面喊着，“我不要你
可怜！你拿走!”

范中立头也不回地骑回家去了。
范中立把手伸进铁栅栏门里把锁

打开，再把木门打开，也不关门，径直跑
到桌前拎起电话。一会儿，保晓寒走进
屋子。

“怎么了这么着急？”
“你老实说，圩港大桥的承包商找

过你吗？”范中立坐在椅子上，没有看保
晓寒。

“什么承包商……哦，建工的赵老
板找过我。”

“他找你干什么？”范中立皱眉。
“什么干什么，就吃了顿饭。赵老

板说，请不动你这尊大佛，他想交个
朋友都不给他面子……”保晓寒一脸
嫌弃。

“你收了人家钱？”范中立靠在椅背
上，点起一支烟，有气无力地问。

“什么钱，我没收啊！”保晓寒一脸
疑惑。

“你没收钱？他没给你送礼？”
“哦，就两盒茶叶，我想茶叶也不值

几个钱，就……”
“什么茶叶？在哪儿？”范中立一下

子站起来看着保晓寒。
“就在……就在厨房的柜子里，说

是龙井……”
范中立把烟往茶缸里一丢，跑到厨

房里翻了起来。
“你别翻乱了！”保晓寒喊着。
范中立根本不理她，从柜子深处掏

出几个茶叶罐，上面的贴纸印着“西湖
龙井”四个字。

范中立用力扒开茶叶罐的盖子，里
面的东西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里面没有什么龙井，而是用皮筋绑

着的一卷卷“大团结”。他把茶叶罐丢
在桌上，又扒开一罐，又扒开一罐，里面
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票子。

范中立阴着脸从厨房里走出来，手
上抱着一堆茶叶罐。

“这是什么？龙井？去你妈的龙
井！”范中立把几个茶叶罐摔在地上，朝
保晓寒吼道。

保晓寒看到从茶叶罐里滚出的钱，
吓得瘫坐在沙发上。

范中立拎起电话就要打给李成，保
晓寒急忙按住电话。

“别别，别打……求你了，你想想办
法……”“想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
谁能救你！”

保晓寒呜咽地说道：“就算不为
我，你为你自己想想，你马上就是书记
了……你想想女儿！她在上海有了工
作，我们还要看她嫁人……”

范中立点了一支烟，不知道看着哪
儿打着定盘星。

八月，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流动得
使人们可以忘记许多事，景物好像美得
使人心慌。

范中立坐在软椅上，批复着“七一
五”案的善后文件。他挪动着臀部，好
像怎么坐都不踏实。或许坐软凳是一
种奢侈，更是一种过失。王局长已经被
带走审查了，建工公司总经理赵东也已
经交代了他在施工时吃回扣的事实，好
像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

王秘书敲着门。“范书记，外面来
了几个上访的群众，吵着要见书记，您
看……”王秘书站在门口问道。

“知道了，我一会儿来，你把他们请
到接待室，站在门口像什么样子。”范中
立说道。

范中立签完手上的文件，站起来。
他的衬衫碰到了文件，纸上的钢笔滚到
了地上。

范中立赶忙把钢笔捡起来。他看
向笔尖，笔尖微微向外弯曲，已经开叉
了。范中立盯着金色的笔尖。他引以
为豪的“100英雄”，他心里坚挺的“英
雄”，瞬间被世界最软的力量揉化了。
他一辈子不就想着成为女儿心里的英
雄吗。

“不迟吧——”，范中立豪迈地伫在
窗前，“永远在路上，对——”他眯着眼
盯着远方。他歉疚地想着，他还配女儿
的“满分”英雄吗。

窗外，熙熙攘攘的声音逐渐靠近。
范中立把手放在座机上，拎起了电话。

周末，与几个朋友相约到郊外看油
菜花，在长江边，见一老者站在大桥上
望着桥下的河水大声唱着渔歌，脸上是
跟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欢呼雀跃的神情，
给人感觉不够稳重，甚至为老不尊。别
人问他高兴什么。他用兴奋莫名的声
音大声地说：“要下雨啦！长江里的鱼
就要游进河汊里来产卵啦！”

别人告诉我们，那老者从前是长江
上的渔民，光靠鼻子，就能嗅出水下的
鱼群在什么地方，用什么网目的渔网，
能取得最大的收获；要是在安静的夜
里，他还能凭鱼群的声音，判断出水下
主要有哪几种鱼。这些年长江禁捕，老
者改行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销售蔬菜，生
意挺好，可就是经常不在摊位上，谁也
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见他这个样
子，有人说终于明白了，他是念念不
忘他的老行当，只要有空闲，就丢开
菜摊，跑到大桥上来看看桥下的流
水。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经验丰富
的资深渔民，不时对过往的邻居或熟
人介绍，这会儿看不见的水下正有哪一
种鱼从河汊游进长江，或者从长江洄游
进河汊。有时还忍不住手舞足蹈地唱
起昔日江上的渔歌。水里的鱼谁都看
不见，头上的雨倒如老者所言，不一会
儿就落下来了。雨水纷纷扬扬，细密柔
软，起了头，便没有停歇，不急不慢，似
乎永远都下不完。

雨水浇透了老者，他并不急于离
开。他继续站在大桥上看桥下的河水，
继续唱着渔歌。直到过往行人光顾着
躲雨，不再有人搭理他，也没有人继续

听他介绍河水里什么鱼在洄游。他又
看了一阵河水，嘴里独自念叨着什么，
带着微笑向不远处的菜场走去。

我们打着伞撤到汽车里，各自嘻嘻
哈哈地评价着老者的神奇，然后驾车向
集市开去。街道上，有行人匆匆赶路，
外衣淋湿却依旧精神抖擞，那些刚刚泛
绿的道旁树被雨水浸润后，仿佛更加具
有生命的活力，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们找遍了菜摊，却没有发现老
者。谁知道他是换了一身行头，还是回
家换衣服去了。听人说，在这临近长江
的小镇上，生活着几十个这样的渔民，
他们怀念过去的时光，也热爱今天的日
子。这样的老者长相普通，脸上总是挂
着对生活的满意和自足，他们衣着朴
素，表情出奇地相似，一旦混入人群，很
难把他们再次找出来。

春天里最普通平凡的一幕，因为一
场雨水的突然来临，而显得特别有意思。

出了小镇，把车停在两边长着高大
水杉的老公路边上，几个人沿着长满青
草的乡间小道打伞前行，漫无目的地往
前走。我们各自在伞覆盖的范围内，无
处不在的美景却在伞沿儿之外。

我们在田埂上唱着青春的歌谣。
不知不觉，小雨濡湿了我们的鞋子、裤
脚或裙边。似有若无的风带着寒意，我
们却兴致不减。我们欢喜着春雨和东
风带来的那份清新和锐不可当的力
量。我想，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这
份甘霖也是一种别样的美丽，让人们更
加鲜明而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珍贵和
愉悦。

走着走着，我们走到一片阔大的湖
面跟前。高速公路取土留下的，怕有二
十来亩，当地人因循就势，把它打造成
了一个养鱼的小湖泊。神奇的是，我们
竟在湖泊的东北角上遇到了大桥上迎
风唱渔歌的老者。

他正在垂钓。面前摆了四根鱼竿，
平均一两分钟拽起一次，每一次都不落
空，全是鲫鱼，小的一二两，大的半斤左
右。他穿着雨衣，一个人热热闹闹地忙
乎着。

他无声无息忙碌的样子吸引了我
们的注意力，我们向他走过去。远远
的，我们并没有看出他就是谁。走近，
他于拽钓竿的间隙抬眼看了我们一眼，
我们才发现他是那唱渔歌的老者。

我们问他：“您不是在市场上卖菜
吗？”

“那么好的钓鱼天气，还卖什么
菜？市场上没有我卖菜，就没见谁吃不
上菜。”他把一条三四两的鲫鱼从鱼钩
上取下来，抛进一个曾经装立邦漆的大
铁桶里。铁桶里有四五十条先前钓上
来的鲫鱼。

“我们刚才还看见您在大桥上唱歌呢！”
老者听了嘿嘿笑着不答话，手里依

然忙碌着，把鲫鱼取下来抛进铁桶，从
一个塑料小盒子里取出一条红色的小
蚯蚓穿到鱼钩上，把鱼竿和鱼线往湖面
上一抛，又弯腰去起另一条有鱼上钩的
鱼竿。

我们问他，这湖面是不是由他负责
管理。他说别人承包的。我们又问他，
是不是太想捕鱼了，趁着天气好，找个

地方过过瘾？他明白我们的意思，仿佛
在责怪他不务正业，丢下卖菜的摊子不
管，只顾卖弄自己是个老渔翁，只顾钓
鱼。他说：“我吧，一年到头也就钓这么
几天，别的时间，都在菜场上卖菜。”我
们觉得奇怪。他说，这样细雨蒙蒙的天
气，最适合钓鲫鱼；鲫鱼在这季节即将
产籽，不钓上来一些，任由鲫鱼滋生，别
的鱼就没法生长了，因此鱼塘的承包者
欢迎大家来钓鲫鱼。

看看湖面边上茂盛的青草，不像经
常有人踩踏的样子，我们说，好像也没
见几个人来钓鱼。

他从怀里掏出纸烟和打火机，啪一
声点着了，吸了一口，嘴巴上喷出一阵
白烟说：“现在的人都忙着到城里挣大
钱，谁有工夫上这荒郊野地钓鱼？只
有我这老家伙，儿子媳妇在外地承包
工地，孙女也工作了，菜场上挣不挣
得到钱，都不缺吃喝，才有心思到这里
来垂钓。”

我们问他，您钓了那么多，吃得
完吗？

他嘿嘿又是一笑说：“我是卖菜的，
鲫鱼也是菜。”

鲫鱼也可当菜卖！这句并不幽默
的话，却实实在在把我们逗笑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都觉得，这
个春天，我们不仅看到了蓬勃生长的花
草树木，也看到了人，见识了一个老者
的自由和洒脱。无边的春雨给大自然
带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也给人类带
来新鲜和新奇，于不经意间发现的生活
细节，恰恰是打开春天的方式。

◎青春礼赞
青春如同婀娜的花蕾，
朵朵含苞待放，绽放在阳光下；
每一天都湛蓝如天，
总能让人心中充溢无限感慨。

在这青春的时节，
我们是闪亮的星辰，是舞动的

灵魂，
我们奋斗在梦想的大道上，
永远保持着追求、勇敢和坚持。

我们眼中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
像远山一般挺拔、又好似出水

芙蓉翩翩；
每一步都意味着探索和发现，
每一次尝试都是一片新天地。

青春如同燃烧的火焰，
喷发出无限的热情和活力，
它能够燃烧走过岁月留下的

沉闷，
让我们重新拥有美好和梦想。

轻轻地唤醒你的内心，
让你和青春不期而遇，
在这光彩夺目的时光里，
让我们一起行走在阳光下。

因为我们有着坚强的心，
不会轻易屈服，始终保持着信仰；
再小的梦想，也能燃烧我们的

生命，
让这青春之花永远绽放在我

们心间！

◎劳动之歌
快乐的源泉莫过于，
指尖创造的幸福。
风吹过大地，
流逝的岁月清晰可见。

四季的轮回，
丰收与劳动结成耕种。
金色的麦浪，
记录着一代人的荣耀与梦想。

无论是丰收还是风雨，
被劳动铸就的精神，
涤荡着一切的辛劳和疲惫，
唤起着沉睡的生命。

劳动之路从未终结，
每一步都是美好的启程。
让劳动之歌在心底响起，
向疲倦与苦难说再见。

每一声呼吸，
都有一份坚定和力量。
让劳动之光照亮前行的路，
闪烁出辉煌的色彩。

劳动，是一面旗帜，
是追逐的力量和支撑。
劳动之歌唤起心底的深情，
让每个人充满自信与勇气。

从清晨到黄昏，
从春天到冬季。
劳动之歌，永不停歇，
为万物创造美好的明天。

青春礼赞（外一篇）

□杜纪英

◎阿诗玛
阿着底的格路日明家
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她像石竹花一样清香
像美伊花一样鲜艳

“绣花包头头上戴，
美丽的姑娘惹人爱。”
采摘鲜果的阿黑哥
遇上了放羊的姑娘阿诗玛

哥哥像顶花帽子
盖在妹妹的黑发上
妹妹像朵鲜菌子
长在哥哥的大树旁

阿黑在石子地上种苞谷
苞谷比别人家长得旺
阿黑上山砍柴火
比别的小伙子砍得多

他骑上骏马矫健如飞
他挽上神弓如虎添翼
他弹的弦子格外动听
他吹的竹笛分外悠扬

“圭山的树木青松高 ，
撒尼小伙子阿黑最好。
万丈青松不怕寒，
勇敢的阿黑吃过虎胆。”

花儿一样鲜艳的阿诗玛
让热布巴拉的儿子阿支垂涎欲滴

“清水不和浑水一起蹬，
绵羊不能伴豺狼。”

秋天到了，阿着底水冷草枯
阿黑赶着羊群到遥远的地方放牧
热布巴拉的家丁
如狼似虎地抢走了阿诗玛

阿着底的报信人
找到了牧羊的小伙子
阿黑星夜兼程，跨山涧，过险崖
从远方赶回搭救心上人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
我和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
从此妈妈不忧伤。”

“蜜蜂儿不落刺蓬棵，
蜜蜂落在鲜花上。
笛子吹来口弦响，

你织布来我放羊。”

热布巴拉父子丧尽天良
他们勾结崖神
要让十二崖子脚下的大坝决口
淹死阿黑和阿诗玛

热布巴拉带着家丁
把上游的岩石扒开
洪水滚滚而来
阿诗玛被卷进漩涡没有了踪影

月色迷离，凉风阵阵
阿黑举着火把，呼喊着姑娘的

名字
在石林里，在山崖间
在荒野之夜，人们把阿诗玛

寻找

十二崖子上
应山歌姑娘跳入漩涡
她排开洪水救出阿诗玛
阿诗玛的身影已化成石峰

她在山岩中隐藏自己
她的声音永远回荡在石林
那石头般坚硬的灵魂
早已无人能再次唤醒

◎民歌里的爱情
“割麦割到秦岭梁，
情郎情妹哭一场。
今日一别何时见，
除非明年麦子黄。”

石碑上的氐羌民歌
用西夏文写就
这麦收季节的爱情
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

在《古诗十九首》里读过的爱情
在唐诗宋词里吟唱过的爱情
带着一个海枯石烂的古老约定
仿佛一切只是昨天的记忆

“葛条开花连蔓缠，
亲口许你五十年。
四十七岁短了寿，
奈何桥上等三年。”

从诗经的源头
流淌出的爱情，婉转空灵
民歌里的爱情仍将继续
永不言弃，生生不息


